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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了知真相    正邪明辨◆

我叫危建玉，女，福建省邵武市人。1986年毕业于天津大学，原福建工程学院讲师。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、坚持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信仰，自1999年7.20以来，多次被非法拘禁、抄家、判刑，残酷迫害。


1999年10月26日早晨，我到福州六一公园晨炼被警察带走。在派出所，恶警得知我是炼法轮功后，便以莫须有的“扰乱社会秩序”将我拘留15天。 此后，我回到学校，当权者就不让我上讲台授课。于是我于1999年12月去北京上访，又被公安带回，将我送入福州第一看守所拘留一个月。返校后，我一直处于单位的严密监视看管中。 


2000年4月19日，在我上班时，公安突然到学校将我带走，并抄家。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，我迫不得已向联合国人权组织写信请求帮助。不法人员在我家搜出一封有学员签名的明慧网上公开的联名信“致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一封公开信”，我因此被非法判四年有期徒








福建工程学院危建玉遭四年冤狱后仍被迫害





一位善良警察的观察和思考





没有行动和言论自由。


因为信仰“真善忍”，所以我不执于个人的利益，用真诚的心善待身边所有的人。尽管我热爱生活，希望家庭美满，但我的丈夫由于害怕遭受株连被抓，而与我离婚了。尽管我热爱自己的事业，工作兢兢业业，然而学校却因我修炼法轮功而将我开除。


五年多来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就这样被抓、被污辱、被殴打、被劳教、被判刑。我只是千百万个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。


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


解这场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着的对人良知和真善忍信


仰的迫害。


希望更多正义


善良的人们伸


出援手，帮助


制止这场残酷


的迫害。





[注：篇幅所限，有删节。危建玉于去年四月份出狱后，因坚持“真善忍”的信仰、坚定修炼，仅时隔半年左右，又遭公安绑架，至今仍被非法关押。]











【明慧网】我是一名普通的警察，但是我也有我的良知和做人的准则。当99年面对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批判，我并没有多想，也觉得这件事情和我没关系。同时我对政府这种密集型轰炸，也感到不可理解。是不是小题大做？一夜之间仿佛文化大革命再现，也让人心生恐怖啊! 


当我面对真正的法轮功学员时,我发现当我劝说他们以自己利益为重时，他们不为所动；当我劝说他们暂且规避风险时，他们也不为所动。这就很奇怪了。在经济大潮中，说有人能够舍己为人，这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一样。看来，法轮功确实很有力量，能让这么麻木的中国人重新唤起理想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我对法轮功不算了解，所以也不敢下什么断语。不过就其经典来说，好像都是劝人向善的，而且我看《转法轮》确实能抓住人心，而且确实有道理。不只是我这么看，就连我的高级领导，私下里也承认这本书很能打动人心。


再看法轮功学员的行为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决不是坏人,我这个人喜欢全面的看问题。而且他们之中有的人我敢说，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精英。有理智，有气，有恒心，有才华。最重要的是他们真的用“善”来衡量是非，来决定自己的言行。














让我们警察来操作执行。可悲啊，我们这些警察！同事中好一点的尽量避开法轮功事务，差一点的也知道不对，却是为了转化率无所不用其极了。我看有的同事利用监狱当中最坏的人去做法轮功的转化工作。倒真是象法轮功的网站上所讲的那样，“残酷迫害法轮功”，确实是残酷啊！可以想象，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一个有良知的人，他的良知会有多么痛苦，一个本来应该制止罪恶的组织，却在从事着罪恶。让历史记载这一刻吧！


  我劝诫我那些利欲熏心的同事，再


重新研究研究文化大革命，历史的弄


潮儿不那么好当啊！ 





 





我从事警察职业已经多年了，看到了许多光明的一面，同时我也看到了许多丑恶的一面。光明的一面，我作为社会的守护神，我可以去惩恶扬善，去帮助弱者；丑恶的一面，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可以干出多么黑的事情！国家大政策已经定了，





这样的人不保护，还保护谁？


天津市某村书记由于了解大法真象，在2004年曾两次挡住派出所来村中抓捕大法弟子。他对本村的治保主任说：“从咱们村抓走一个大法弟子，我跟你没完！”他对本村的大法弟子说：“你们放心炼，有事我顶着。”


2004年冬季的一天，该村大法弟子主动给大队部擦玻璃，分文不取，该村书记深受感动。这日他推掉了别人的宴请，往大队部一坐，向周围的人说：“这样的人不保护，还保护谁？我看谁敢抓他们。”


2005年正月初七，一场大雪降临，该村大法弟子在雪停后纷纷走出家门，自发的在本村公路上铲除积雪。村民都喊：“法轮大法好”。





法判四年有期徒刑，至2004年4月18日期满才被释放。在此期间我遭受了种种残酷的迫害。


在犯人医院被灌食折磨四个月后，于2001年7月被送入福建省女子监狱，关押于“故意杀人罪”的中队。在队长丁晓青的带领下，六七个犯人把我强行按在地上，把食物放在她们嘴中，咬碎后塞入我口中。我被折腾得透不过气来。 


恶警队长丁晓青强迫我接受洗脑, 多日通宵的不让我睡觉，把对我的洗脑效果和全中队犯人的减刑联系起来，这样很快激起了一些犯人对我的摧残折磨。 长期遭受那个全中队最恶毒的杀人犯林碧英的殴打。 


大约在2004年4月13日，在临近刑满释放前，我被省610专案组再次进行强制洗脑迫害。我被十字形铐在窗前三天三夜。我没有违法，怎么能说假话呢？


我回家后，当地恶警声称不准我谈及法轮功，上外地找工作必须先告知他们。我无辜坐牢四年多，回到社会仍没














